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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近两年来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儿童小说依然占据
主要地位。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中，少数民族地区的
图腾文化、游牧文明，以及由此洇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家
心灵中的生态理念、家园意识都被进一步激活。

动物文学再度兴起，证明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蒙
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写了 《浪谷炊烟》《狼血》《狮
童》等中篇动物小说，蒙古族作家许廷旺则连续出版了《马
王》《头羊》《草原犬》《狼犬赤那》《罕山雪狼》《狼道》《火
狐》7部长篇动物小说。此外，黑鹤的短篇《黄昏夜鹰》、许
廷旺的短篇 《沙松》，在书写古老传统、动物尊严等方面都
有新意。他们几乎写遍了草原上具有灵性的动物。这两位作
家，同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人士，同是“70后”，但一个生长
在呼伦贝尔的草原深处，一个生活在科尔沁的草地与庄稼地
的交错处，一个是企业文化工作者，一个是小学教师。生活
情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即便是写同一题材，
写来却各有其独特之处，因此笔下的草原动物们也就无比生
动起来。这些作品，称得上“各式各样、多姿多彩”。如黑
鹤写了一只名叫巴努盖的老牧羊犬，写巴努盖对书中草原少
年的亲近，极具荒野气息，作者甚至从巴努盖的视角来描写
草原的荒凉和广袤。而许廷旺写的年轻牧羊犬赛汗却是另一
副模样，它对草原儿童是如此的依顺和依恋，作者通过赛汗
一路上遇到蝴蝶、大青马、草原鼠、野兔时的情景，写出了
草原的生机和活力。

不同作品的特色对比，凸显出当下动物小说的民族风
采。“民族”、“地域”都是宽泛的概念，而优秀的动物小说
都通过细部描述来呈现民族风情、地域风貌。书中对草原犬
形象的刻画、塑造，洇浸了民族文化心理元素，渗漫着草原
民族儿童特有的情感、情趣，作家的情思、情愫也自然地融
进其中。读这样的作品，除了记住那些与人相依相存、可信
可爱的草原动物，也会由此想到它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并产
生内心的共鸣。这些动物小说所呈现的民族性、地域性是与
儿童性融合一起的。这些动物小说中对民族地区诸多动物的
细部描写，因为与民族儿童生活浑然一体，就总是充分、恰
切地展现出民族作家的艺术个性，令人感到新鲜、新颖，使
这些写给儿童的动物小说，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构成了一
种独特的艺术美感和艺术冲击力。

这些动物小说中所描述、所表现的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
关系，正是生态文明、生态理念中的核心问题。黑鹤在《狼
血》中曾细致地描绘牧羊犬诺亥追寻、捕杀一只在草原上到
处挖洞、啃草的旱獭的过程，暗示着草原上人的生态意识、
生态观念的由来。许廷旺在《马王》中非常细心地描写了沙
尘暴在冬春两季频频袭击草原的情景，又写出了当下草原急
速沙化的生态危机。而把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写到极致时，令
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鲜明的质感，才能具体地展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这些动物小说中所呈现的风云变幻、草木枯荣的天地现
象，所展示的物竞天成、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既是悠久的
客观存在，也是悠深的艺术陶冶。而这一点正好与民族儿童
文学创作中既定的丰富民族儿童智慧的精神高度契合。因
此，作品中的动物们常常演变为一种象征，它们的种种故事
也就成为一个个奇妙的寓言，从而使儿童动物小说更具哲理
性。

这些小说虽然大都以动物为主人公，但都着意于刻画、
塑造草原少年形象。如黑鹤作品中的那日苏、小巴特、阿尔
斯楞，许廷旺作品中的敖登、达来，既表露出童心的纯美善
良，以及人类与动物相互理解与关爱的一种默契，更张扬了
草原上新一代少年血性、阳刚、硬朗的气概，彰显出草原民
族心理素质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由此，作品巧妙地将原来的
自然生态腾挪至社会生态，写出当代人“生态道德”的缺
失，使新世纪草原少年正气一身、豪气满怀的精气神感染了
读者。

显然，当下的儿童动物小说仿佛是从草原上传来的一支
支悠扬的牧歌。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韵味、深厚的生命家园
意识、鲜活的草原少年形象、强烈的理性和艺术冲击力，构
成了它在发展中的特色。

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新人新作的出现。如侗族作家龙
章辉的短篇小说 《绝版牛王》，虽然只有万余字的篇幅，却
极细腻地描写了牛在侗寨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描绘了侗寨人
在斗牛节上对牛王勇武强健精神的崇敬心理。写牛王，就写
出了农耕文明和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转型的时期，商品经济
大潮也涌进了偏远的侗族山寨，淡化了人们对牛王、对耕牛
的情感。作品中，侗族少年天运和他的妹妹阿月令人难忘，
他们对牛王的真情和深情，激人反思。这样的作品，并不是
早早地设定了倾向和目的，而是自然地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
野，成功地避开了当下“一窝蜂”的动物小说模式，无论从
取材、立意、文字，都执拗地追求和坚持一种文学理想和审
美价值。作家的兴奋点在当下的现实。现实使他有了太多的
灵感和激情。有灵感和激情才能有批判的力量和勇气，有力
量和勇气才能有文字的深刻和朴厚。

由于儿童天性亲近动物，一些并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
动物散文，也常因作品中动物被写得活龙活现、语言运用得
鲜活鲜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如满族胡冬林的《山猫
河谷》、维吾尔族艾贝保·热合曼的 《放羊的日子》、纳西族
人狼格的 《世界的细节》，都很自然地揭示出人与动物关系
的深层意蕴。这些作品，往往胜过那些刻意描写动物讨人喜
欢的“姿态式散文”。

二

无论是强调哪一方面的文明建设，发展未来一代的创
新、创造力至为重要。土家族作家彭绪洛一向主张少年们读
万卷书走万里路，倡导他们探险励志，并身体力行。近年
来，已出版“少年奇幻冒险”系列、“少年冒险王”系列、

“兵马俑复活”系列和“时光定位钟”系列等长篇小说。其
中，“时光定位钟”系列包括 《幽灵船》《骷髅旗》《假国
师》《麦加城》。彭绪洛创作速度之快、作品之重，总是令人
惊喜。作家自己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冒险行程，所神往的雄
心壮志的梦想行动，以及珍爱生活、深爱少年、热爱理想的
激情和冲动，全都汇聚在这一部部作品中。这些作品既能进
一步激活少年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更能激发他们迎接挑
战、改变现实的正气与勇气。

少年历险小说，在19世纪西方儿童文学中就已出现，至
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前苏联儿童文学中也曾占据重要
位置。彭绪洛善于借鉴、汲取前人的经验，同时也写出了自
己的特色。可以说，他的创作既是本土的又是超越本土的。

“时光定位钟”系列中的少年主人公清江水，从名字到言
行，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华少年。因时光定位钟的力量，穿越
到600多年前的明代，跟随郑和船队下西洋。彭绪洛不受当
下某些童书热衷于起洋人名、洋地名的影响，而是老老实实
地写中国少年在好奇心、求知欲驱使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
为，写具有中国历史背景的幻想故事。这些作品既把握、顺
应了中华各民族少年儿童的心理状态，也表现、揭示出世界
各地区各民族新一代年轻人不同的向往和追求。

彭绪洛的作品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有浓重的魔幻元素，
使魔幻与科幻相交融。书中的一切情节，都缘于“时光定位
钟”，但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故事的起因、产生、发
展都有根有据、有始有终。如 《幽灵船》 中写清江水和小
胖、张佳进入神秘山洞后，在暗红色的岩石层中发现了一个
水晶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极普通的钟表。钟表下端有6个
小转轮，转轮上显示有数字。清江水把数字调成他的 QQ
号——140607，竟使他在瞬间进入1406年7月，并在汪洋大
海中遇上了郑和的船队。情节荒诞、怪诞，却自然、自
如。

彭绪洛的小说处处设置悬疑，层层进行推理，侦察与侦
探结合、冒险与探险一致，使作品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幽灵船》 中，清江水在山洞里、在大海上、在船队上
的所有遭遇，看似互不相干，却是互为前提，因果相连。少
年读者会在阅读中生发一种探索、追究的兴趣，在理解中生
成一种辩证、周密的思维方式。同时，其作品还具有一种诗
意、幽默的表达。如《幽灵船》开头对清江水置身于水天相
连的茫茫大海的情景描写，对一团蓝色阴影瞬间活转、似一
条细长的飞棱快速游动的描述，对大榕树下深邃山洞中意外
发现的描写，对破旧的时光定位钟的幻境变迁的描述等。这
些描写都着意于穿越的神奇、变幻的美妙，着力于环境的渲
染、氛围的营造，由此凸显了一个“险”字。

与此同时，许廷旺根据长时期流传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传
说和上世纪40年代日本兵入侵的故事，写出了“草原冒险”
系列长篇小说，包括《寻找忽必烈密码》《复仇的金像》《蒙
哥密洞》。这些作品有着浓浓的传奇色彩，但书中所塑造的
林不几等几个草原少年形象，所叙述的三个有头有尾的寻宝
故事，都令人觉得很真实。这些作品类似于上世纪50年代前
苏联的惊险小说。作品中，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弘扬了民
族文化传统，表现了民族审美意识，并将现实和想象、成人
世界和儿童世界完美地融合了起来。

三

论述近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原创”，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之一。这体现在前面所述的动物小说和探险小说中，也体现
在儿童诗的创作中。

满族王立春的诗集《光着脚丫的小路》和童话诗《偷蛋
贼》、回族王俊康极具朗诵性的诗作《向雷锋叔叔学习》、瑶
族唐德亮的乡土诗 《犁田》《秋之野》、裕固族阿拉旦·淖尔
描写童年的诗 《给我的扎西草》、佤族聂勒的抒情诗 《牧
歌》《如果》、布依族王家鸿的叙事诗 《把一群羊赶到天
上》、满族佟希仁的组诗 《长白山下搭帐篷》 等，各有异
彩，又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南方北方不同民族的诗人
们，都坚持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儿童心灵的探索。

其中，王立春的作品既有想象的奇特，又有对民间童话
的借鉴、汲取，使诗有故事的生动，使故事有诗的色彩。王
俊康在有力的节拍、铿锵的节奏中恰当地渗入了对新时代的
体悟和对现实的拷问。阿拉旦·淖尔、聂勒、王家鸿则从不
同角度把牧区的童年引入诗歌，反映出了牧羊少年的辛劳和
快乐、敏锐和智慧。唐德亮深知长者种田的酸苦和收获的香
甜，却用别样的比拟来表现一种温暖、喜悦的感觉。佟希仁
在优美地书写少年们进长白山露营生活的同时，深情地抒发
了对抗联先烈的缅怀和崇敬。

应该说，这些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原创性。例如，王立春
的《花纽扣》：“这些野花/这遍地黄的红的蓝的野花/是草甸
子的纽扣呢//这些花朵纽扣/系住了地上的绿草衣衫/再没有
哪一片草甸子/离开地面乱跑//没有扣子怎么行呢/草也要系
扣子/你看那敞着怀的干草/跑得到处都是//草甸子系上了一
朵一朵的/花纽扣/真好看”。再如唐德亮的 《秋之野》：“田
野一片金黄/稻穗低垂。与小溪交流心事/一只白鹇携一阵清
风/飞过。稻穗昂了一下头/大山上的树便红了/深了，远了/

斑了/斓了”。从这些饱含民族情感、呈现地域色彩、洋溢童
稚情趣的不同诗作中，可以看到民族儿童诗创作的态势。一
首首儿童诗，虽然包容童年少年，笼罩万物万事，诗人提升
的意象却都是各民族少年儿童最为喜爱、最感亲近的大自然
和饱含情感、深藏意义的身边物。平凡的自然万物，经过童
心、童情的浸渍和人性、人文的洇渗，构成为合乎日常、顺
乎情理而又超乎寻常、异乎事理的奇谲的意象，并由此构筑
了一种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神妙意境。

可以说，这些专心创作儿童诗的诗人，都挚爱民族文
化，并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他们能够站在孩子们的立
场上，天真、直观、好奇地面对一个辽阔、多变的世界，烂
漫的情思承载着不同民族孩子们的梦想，承载着特定地域的
生命的重量，使他们能够看到别的诗人看不到的不同民族孩
子心中的大自然和小生物、大宇宙和小生命，能够感受到很
多孩子还没有感觉、感悟到的历史大前行中的细小变动、现
实大变革中的微妙变化。这就使他们的儿童诗有着别的诗人
诗作所没有的文化的、艺术的特征。

中国传统诗歌既讲究品格、意境，又讲究诵读、吟唱的
效果。这一首首儿童诗，虽都篇幅不长，读来却意蕴深邃而
又铿锵动听，除情感真挚外，朗诵诗注重凸显意象的音响节
奏，呈现为诗句音韵的和谐与和美。这些诗作看似不押韵，
品读之下，却感觉每一首诗都有内蕴的节律。明朗、铿锵的
节奏，明快、昂扬的律动，营造了一种欢悦、快乐的氛围。
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由于更加关怀民族儿童、关注时代变
迁，在儿童诗创作中，都更明朗地表现出光大民族文化的自
觉。除了更加注重语言精湛、布局精当，注意细节描写、情
境描绘，这些作品还常常借鉴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手
法，把独一无二的生动性带给了诗中的万物万事，使奇巧成
趣、奇异出新成为民族儿童诗的一种新的风格。

此外，校园小说和校园童话也别开生面。蒙古族韩静慧
依然坚持书写她的校园小说。长篇《一树幽兰花落尽》写出
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里，校园中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的
少男少女的生活、思想、情感，并由此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
落，思考、思辨重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深层地关注当
下民族少年的精神境况，从而把她多年来对本民族少年从草
原走进城市的思索继续往前推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韩静
慧竟能以她柔软的笔，在历史和现实的烟云中凿开生活潜藏
的暗道，将乡村、牧区与城市打穿，拓展出一片前所未有的
崭新视野，使校园生活的外延大大延伸。书中所描写的发生
在校园里的不同民族少年之间的矛盾冲突，带有鲜活的现实
感和时代色彩。

校园童话方面，以蒙古族陈璐的 《笨鸟的世界》 为代
表。作品的主人公是天才男孩塔克，他可以自己看到、也可
以帮助别人看到不同的人唱歌、说话或弹琴的声音。“我”
的爸妈一向逼“我”弹琴，自从看到“我”的琴声似大冰山
一般冰冷、冻硬，就一改以往的态度，任女儿选择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而塔克也终于成为一名培养大音乐家的教师。作
品以独异、奇异的想象，凸显出当今儿童教育中应该注意的
问题，那就是：应该尊重个性，张扬个性。一向坚持用母语
创作的蒙古族老作家力格登的蒙文童话《神奇的皮囊》写生
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少年在岔路口毅然选择了求知、探索、
进取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历经艰难险阻，背负的皮囊竟变成
了菱形的博士帽，牢牢地戴在了爱动脑筋的少年头上。这些
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创意。

还应当提到的是，一向善于讲故事的老作家们也都有新
作。如彝族普飞的幻想故事 《鸡蛋发芽》、幽默故事 《飞车
少年李勇飞》，满族佟希仁的生态故事 《农夫的儿子和蛇》、
生活故事《辣妹》等，都紧扣时代脉搏，基于民族少年的现
实又有所超越，并因此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四

有一些民族文学作品，并不是民族作家有意识地写给儿
童的，但他们在创作中秉承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心存爱
意，同情弱小，关怀民族儿童的生存境遇，关注民族灵魂的
深层状态。因此，就能真实地写出民族儿童天地里的现实故
事，并用理想之光照亮黯淡的生活场景，还由此反映出一段
历史、一个时代民族心理状态的变化和发展。这样的作品，
其实是民族儿童文学中很宝贵的一个部分，应该引起足够的
重视。

这些作品多视角地书写民族儿童的生活和心灵，既写出
现实社会中的酸甜苦辣，更显出民族少年儿童的淳朴淳真、
正直正气，使民族气质与时代气息、地域气韵与儿童气场融
合一体。

土家族苦金的中篇小说 《星星由谁点亮》，写生活中的
阴差阳错，使才情横溢的白领女性与粗鲁多疑的乡村男人组
成了家庭，生下了聪明不驯的儿子。在生活矛盾、性格冲突
之中，人性的光辉逐渐点亮，童心的光明正在熠耀。作品中
少年沙宝的倔强与至纯、上进与稚真，感人至深。回族女作
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 《柳叶哨》，写大西北穷乡僻壤里回族
少男少女的生活变迁、命运遭际，写他们的善良心地、真挚
情怀，写贫困少女梅梅的情感失落、无奈出嫁等等，细腻地
展现了那一年代宁夏边远乡村生活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这一
时代进程而出现的变化。

仡佬族肖勤的短篇小说《暖》，写12岁的山寨小姑娘小等，
爸妈外出打工，后来爸爸酒后死去，妈妈没钱回来，奶奶患了
重病，自己独撑着家庭。瘸腿的村小代课老师庆生因怕受到
非议，不敢接受小等，以致奶奶去世后，小等在暴风雨的夜晚
迷路了，触电了。作家所写，岂止是一个少女的悲惨遭遇，而
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严重、残酷的社会问题。回族高
深的短篇小说《猎人的儿子》写喇嘛沟老猎人常宝青因为救被
黑熊追赶的人，又不想打死黑熊，反被熊扑倒，跌下悬崖而
死。猎人儿子常春发誓为父报仇。但在遇到黑熊时，恰见大
熊正护着两头小熊走出草丛，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就枪口朝
天，放走了“仇敌”。作家固然着意写出少年心中的大爱大善，
更揭示出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现实状态。

藏族班丹的短篇小说《泉心》 写“我”在泉边提水时遇
到的一个七八岁的藏族小女孩嘎嘎。嘎嘎坐在泉边石头上，
静静地望着天边的云朵、雪峰，脚边放着容量达10公斤的塑
料桶。我来到嘎嘎家里才知道，嘎嘎阿爸3年前朝圣不见回
来，阿妈有病躺在床上。而在瞬间爆发的地震中，阿妈也没
了。作品蕴涵着爱与同情，更包含着批判与拷问。

有的作品想象极其丰富，接近于幻想文学，如维吾尔族
巴赫提亚·玉素甫的 《翅膀》，借民族民间流传的鹰孩传说，
写维族男孩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中，梦想自己的双臂变成一对
翅膀，堵上风口，挡住流沙。这部作品反映出生态危机的大
问题。还有的作品高度关注现代化进程对于淳朴的民族少年
的种种影响，以及由此生发的观念冲撞与精神束缚。藏族尼
玛潘多的《琼珠的心事》有青春文学的味道，写初中毕业回
乡的协噶尔村少女琼珠，喜欢穿牛仔裤，喜欢进城，内心有
着美好的向往。但她的一言一行都为村人所不容。有谁能理
解她的心事呢。作家写的是“琼珠的心事”，昭示的是许许
多多至今还生活在民族乡寨的少年们的“心事”。题旨深刻
而厚重，意义超过作品自身。

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是民族作家写的适于儿童阅读的
各类散文。有写自然情愫、人文情怀的，如蒙古族席慕蓉的

《贝壳》、陈晓雷的 《呼伦贝尔童谣》，土家族向迅的 《乡村
笔记》，达斡尔族苏程明的《又是野鸭飞来时》，满族巴音博
罗的 《杂技与魔术》、关俊利的 《努尔哈赤故里》《卢沟
桥》；有写家园故土、童年记忆的，如彝族左中美的 《与秋
有关》、蒙古族鲍尔吉·原野的 《皮表》、苗族朗溪的 《写一
节故乡》、毛南族孟学祥的 《石头与土地》；有写当下生活、
儿童现实的，如蒙古族唐新运的 《院子》、佤族布饶依露的

《寻找岩布勒》。
这些作品篇幅都不算长，却使人读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少年儿童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赋予民族儿童文学以现实
和历史的厚度，引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精神走向
的深切思考，使还显薄弱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更为充实、更
为丰富。

这些作品，可以从另一侧面给我们带来启示。由于这些
民族作家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的乡野山林，他们以不同的视
角、从不同的层面较为广阔地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少
年儿童在历史进程中的生活现实，使民族儿童文学的故土叙
事呈现出一定的多元性和层次感，又体现出更强的当代性和
现场感，显示出在民族儿童文学领域中重续现实主义传统的
重要和必要。因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如今大都仍居住在山
寨、乡屯、草原，这些作品对农耕、放牧生活的书写，仍具
有难以替代的意义。

这些民族作家不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写出了民族少年
儿童的生活变化、情感取向，更在于他们将一种地域书写变
成了一种文化审视，巧妙地从民族少儿的体察、体验切入，
以一种旁敲侧击或隐喻暗示的方式，呈现自己对历史、文
化、宗教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的思考。也因此，这些作品不
仅仅体现出全球语境中地域书写的独特性，还体现出在这种
独特性中再现儿童小视野和历史大背景共存的民族儿童文学
的独特的文化价值。

这些民族作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时代发展中新的民族少
年儿童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难得的是，民族作家们并
不只是满足于对民族少儿人物人情人性美的描写和赞扬，而
是致力于写出进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入侵”民族地区时，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少儿，该怎样
承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与时代一起前行。可以看到，
这些作品中的民族少儿人物都生活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却都
是独特的“这一个”。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赢得广大的各民族读者，关键还在于
民族作家们在书写作品时所运用的基于民族文化心理、浸渍
了民族情感汁液、饱含着民族生活气息的鲜活、鲜灵、鲜亮
的文字。那才是作品民族性、地域性、当代性与儿童性的完
整、完美的表达。回族马金莲、仡佬族肖勤、藏族班丹，都
写了本民族的一个女孩，他们的思维、思想，语汇、语言迥
然相异，各有民族特色和特征、民族风格和风韵，显得微妙
而奥妙。

另有一种创作现象也值得关注。那就是民族作家们常常
采取儿童视角，以儿童的口吻来讲述一个人物、一段历史、
一种生活、一份情感、一段传奇。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还数回
族马金莲，她的短篇小说《蝴蝶瓦片》《山歌儿》《瓦罐里的
星斗》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又如藏族严英秀的中篇小说《苦
水玫瑰》、瑶族安欣的短篇小说《二胡》、蒙古族任青春的短
篇小说《少布的草原》等。因儿童的天真和单纯，使这些作
品中的人和事都显得真实可信和格外亲切。有的作品也因此
吸引了少儿读者，成为民族儿童文学的外围。

显然，在中国儿童文学百花园里，近两年来少数民族儿
童文学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花。动物文学怒放争艳，探险文学
明丽夺目，校园文学别有洞天，从各个角度书写的多元化作
品更是繁杂丰厚，构成了一种硬朗明快、素朴美雅的风格。
它的姿态虽不显华贵，却有着独特的气质；它的香味虽不很
浓烈，却飘逸着淡淡的馨香。民族作家们用真心感悟和拥抱
自然万物，用真情感触和昭示体现在少儿身上的民族精神，
因此，他们创作的民族儿童文学保持着独有的魅力，富有长
远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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